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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踏上战

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出发前夕，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中

革军委决定将1933年10月17日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

编出的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

和红军特科学校再次合并，组成干部团，并恢复工农红军

学校建制。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

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

政治工作人员。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

级干部队，共1400余人。

长征开始后，干部团一直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

警戒、掩护任务，随时参加战斗。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

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

干部的任务。干部团多是精兵强将且装备优良，每人配有

一长一短两支枪和缴获的钢盔。行军时，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出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

钱锋 沈思

遇河架桥，争当开路先锋
长征出发伊始，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就受领在

于都河上架设两座浮桥的任务。他们在规定时间

内保质保量完成，使红军4路纵队稳步从桥上通

过。11月27日，特科营接到干部团急令：在湘江界

首渡口架设一座浮桥。特科营工兵连一路急行军，

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难万苦抵达界首，苦战一夜，

最终按时完成任务。这座浮桥经受住敌机轮番轰

炸，保障红军西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

湘江以东的计划。

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贵州省黄平、余庆、

瓮安地区，被乌江挡住去路。1935年元旦，在对岸

有敌军防守、后有敌军紧追不舍的紧迫形势下，中

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下达架设乌江桥的

任务。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接领任务后，

立即率领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工兵连官兵将

由木排搭架的门桥送入江里。由于水深流急，河底

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立刻就被狂涛骇浪

卷走，几次架桥都失败了。陈赓紧急召开“诸葛亮

会”，发动大家开动脑筋，但几次现场模拟还是不可

行。一筹莫展之际，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何涤宙想

出一个办法：在竹篓周围捆上几根用火烤过削尖的竹竿，

竹篓内装入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

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江底，以此代锚，固定浮桥。经过36个

小时的艰苦奋斗，工兵连终于将浮桥架到江对岸，确保军

委纵队和各军团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
在遵义会议上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随即指挥四

渡赤水。其间，干部团配合主力部队参与两场战斗，一是

一渡赤水前攻打土城，二是二渡赤水后再克遵义。

1935年1月28日，中央红军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

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突遇敌军，红三、红五军团率先

投入战斗。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陷入困境，毛泽东

急令干部团前往支援。陈赓率干部团英勇反击，有力打击

了敌人。土城战斗后的第二天，干部团又配合主力部队投

入一渡赤水的战斗并重创了敌人。

2月中下旬，红军二渡赤水，准备拿下娄山关，再占遵

义。彭德怀在前线指挥作战，令干部团急行军一天走120

余里，由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接替兄弟部队扼守娄山关，其

余赶赴遵义城外夺取老鸦山。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

要制高点，谁能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经过苦战，

干部团配合红三军团第10团胜利攻占老鸦山，使红军再夺

遵义城。此役，红军共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虏敌人3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

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振奋了全

军士气。

四渡赤水后，红军进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入川。5

月 2 日，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赶在 4 日上午到皎平渡架

桥。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处，是金沙

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以第三营为先遣营，以两个步

兵营、特科营和上级干部队为后梯队。为出其不意，杀敌

军一个措手不及，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

成国民党部队，翻山越岭，一昼夜急行160余里，迅速占领

皎平渡南岸，悄悄渡过江抢占北岸制高点，俘敌1个排和江

防大队一部，并控制渡口。而后，干部团乘胜攻占通安州，

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以7只小木船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

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

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此，

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

边战边学，提高战术水平
长征中的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

干部的流动学校，始终坚持且走且教、边战边学。干部团

一日行军百里，跋山涉水，不忘教学本职，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充分利用宿营、休息、站岗及战斗间隙，采取集体教学、

个别辅导、三五成群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战术技术、研

究战例、总结战斗经验，先后组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

河、穿插、迂回、破袭等战法的研究训练。教员会结合行军

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

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

散了行军的疲劳。

1935年9月中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主

力和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团

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1月，陕甘支

队随营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与西北红

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会合，成立西北工农红军学校。至

此，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

队，它留下的赫赫战绩，永远是长征这一宏大叙事史诗中

的精彩篇章。 据《中国国防报》

红军干部团——长征中的“流动学校”

傅斯年为北大“清理门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北大等各校返回北平复校。

稍早一些，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应邀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

长，蒋介石有意安排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但被其婉拒，并力荐

自己的老师胡适出任校长。但因胡适尚在美国，暂不能到任，

便决定由傅斯年代理校长。

傅斯年虽为代理校长，实为整个过渡时期里的实际负责人

和执行者。他在1947年1月7日致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说：“大批

伪教职工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

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当年10月和12月，傅斯年两次在重庆声明，表示坚决不任

用伪北大人员：“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

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

1945年11月，傅斯年抵达北平。在他之前返校、受教育部

委托举办伪北大学生学习班的陈雪屏教授前往接机。见面的

第一句话，傅斯年就问陈雪屏与伪北大教员有无来往，并愤然

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11月28日，《大公报》报道

了傅斯年的强硬态度：“伪校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

应属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

伪北大教职员听说代理校长一律开除他们，便四处游说、

请人说情，包括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教育部长朱家骅请

愿。据袁一丹在《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中考证，1945年10月

26日，朱家骅就收到周作人来信，抱怨傅“学校停闭，学生重行

甄别分发，稍涉苛细”，希望“如能赐予救济，万众感戴”等。

北平的《世界日报》1945年12月8日刊发评论，认为傅斯年

“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

怒”。傅斯年则正气凛然告诉该报记者：“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

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无论现在将

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我的职务是叫我

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

对自己曾经的老师周作人，傅斯年同样毫不留情。周作人

对傅斯年开除他一事耿耿于怀，多次撰文赋诗辱骂。

据称，傅斯年不仅开除伪北大教授，且“宜将剩勇追穷

寇”。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却宣判他无

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最终将

其绳之以法”。同样表明了傅代校长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

无畏立场，“一个也不饶恕！”

当然，傅斯年之所以对伪教授如此强硬，还有一个原因，即蒋

梦麟、胡适、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同学会一致支持他强硬，使他硬

得有底气、有靠山。况且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

律解聘，北大若留用伪教授，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那真没有脸

见燕京的朋友了。”（1945年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

结果，周作人即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最初判处14年有期徒

刑，后经减刑改为10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服

刑，1949年1月26日获准保释，实际服刑时间约为4年。

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网开一面：“青年何辜，

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

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除陈雪屏代表教育部原在北

平设立临时大学进行收容外，傅斯年又派郑天挺代表北大筹备

复原，对伪北大学生给予了妥善安置。

刘效仁 据《人民政协报》

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日本侵略

者为奴化中国青年，北京伪临时政府教育部曾

于1939年1月组建“伪北大”，1月14日，所谓

国立“北京大学”补行“成立典礼”。以汤尔和

为总监督，后改设校长，钱稻荪为伪北大第一

任校长。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兼图书馆

馆长等职。这所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一度

成为日伪奴化教育控制思想的一颗棋子。


